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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jǔ）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
有所长，鳏（guā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
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
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
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
近代百年，古老的中国走过了一段漫长苦旅。当西方

世界的科技与文化漂洋过海而来，我们从不解，转而变为
震惊；从震惊，转而变为悲叹。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承认，

“四书”“五经”与唐诗宋词，在铁路与军舰面前，不过是一
堆浮华的修辞。屡屡战败之后，国人一度陷入严重的自
卑，觉得中国事事不如人，西方代表着先进文明，中国代表
着落后野蛮。正是在这个国家即将在黑暗中沉没的危急
时刻，无数的仁人志士开始了艰苦的自救。1894年，当清

政府在侵略面前节节退让之时，一位热血青年在海外成立
“兴中会”，号召国人打倒专制，救国图强。为了激励人心，
他毅然喊出了一句流传甚广的口号：“天下为公”。

从此，这四个字如同一道霹雳，划开了中国的长夜。天
下，不是一家的财产；人民，不是一人的奴仆。我们每一个
人，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渴望着幸福的
生活。在这四个字的感召下，革命的烈火席卷了华夏大地，
腐朽的封建王朝终于被终结了，中国迎来了壮丽的朝霞。

这个青年就是孙中山。他所喊出的这四个字，既不是
神秘的咒语，也不是从西方报纸上剪下来的格言。“天下为
公”，出自《礼记·礼运》。“礼”，是古代中国人的行为规范以
及精神信仰。人的活动符合“礼”，就是符合“正义”；因为
有“礼”，一个人才能明白生活的意义与自身的价值。

《礼运》篇是《礼记》的重要章节，蕴含着儒家知识分子对
于政治与文化的理解，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将其视为建立

一个美好国家的重要经验。“大同”与“小康”的概念就出自这一
篇章。大同，是最美好的生活蓝图；小康，是通向最美好生活的
必经之路。我们可以说，《礼运》篇，就是中国人的《理想国》。

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里的“公”所蕴含
的意义可以是国家、社会、大众，也可以是公理、公式、公
制；是正直无私的美德，也是公正合理的义务。实际上，这
些深刻的意义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如同许多的枝叶，一起
构成了参天大树。如同孔子对于“天下为公”的深刻阐释：
选拔道德高尚的人去做领导，推举有才能的人去做事情。
讲求信用，使得人与人之间消除争斗而实现和睦。因此，
人们不只是敬爱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爱自己的子女。这
样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呢？很简单，老人得到瞻养，青年
的才华得以施展，儿童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而健康成长。
大家生活在一起，不需要损人利己，而是都努力工作，让我
们周围的人也能够分享我们的创造。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渴望，让生活如同万物，自然生
长，从容丰富。《共产党宣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叫作“大同”。即便经历了
无数的失败与屈辱，即便一度陷入迷惘与痛苦，大同的世
界，是我们永恒的梦想。这个梦想之所以能够支撑华夏民
族穿越重重困厄，勇敢追求幸福，是因为“天下为公”的理
念，是因为我们不改的初心——让每一个人都能过上幸福
生活。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赏析
这首诗又名《渭城曲》，是唐

代诗人王维的一首著名的送别
诗。朋友元二即将远赴安西都
护府出使，诗人于渭城为他置酒
践行，因而作了这首七言绝句。

诗歌前两句写景，交代送别
的时间、地点和周围环境。时间
当是初春时节的一个清晨，正下
着小雨，雨丝缠绵，为送别增添
了几分忧伤的氛围。从长安西
去的大道上，本来人来人往，尘
土飞扬，但今晨因为小雨的滋
润，空中的浮尘被洗净，空气明
净清新，道路湿润而不泥泞，显
得整洁，更利人出行。轻尘，即

“行尘”，暗含送别意思。友人居
住的驿馆周围，柳叶新萌，颜色
青青，因小雨的洗淋，更显得明
朗清新。柳，谐音“留”，有留下、

留恋之意，意即希望友人留下。
古代送别诗中常有柳的形象，古
人亦有折柳送别的习俗。

诗歌前两句渲染离别氛围，
撷取的是早春明朗的景象，忧伤
却并非黯然销魂的样子。后两
句叙事，更有一种慷慨豁达在其
中。饯别宴上，觥筹交错，你来
我往，当有说不尽的嘱托，诉不
尽的情意，行者急于上路，送者
再三挽留，送者一句话将宴席的
气氛推上了高潮：您再干了这一
杯酒吧，往西出了阳关，大漠茫
茫，异域他乡，可就再也见不到
老朋友的面了。诗人只选取送
者的这一句劝酒之辞，却表达出
诚挚的惜别之情和对朋友的美
好祝愿，足见剪裁之妙。

诗歌写出后，因其朴实诚
挚，生动明丽，哀伤而不缠绵，传
达出依依惜别时共有的情感，被
后人谱曲为《阳关三叠》，久久传
唱，成为送别诗的经典。

（雨果）

明朝时期是指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占领元大都，推翻元朝，建立明朝至清朝前期
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元顺帝妥欢帖木
儿撤出元大都，退回漠北，与明朝形成南北对
峙时期，这一时期也称为北元时期。

北元时期是哈萨尔家族后裔支系发展、
演变的重要时期，哈萨尔家族的所属部落形
成了蒙古史上重要的两大支系——科尔沁部
与和硕特部，并由此逐渐衍出为数众多的部
落。以哈萨尔后裔为领主的这两大部落集
团，分布于蒙古地区的东西两端，对整个蒙古
史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在捕鱼儿海大
战中，北元第三任大汗脱古思帖木儿被明将
蓝玉击溃，由大汗直接指挥的军队和物质几
乎丧失殆尽，在逃往漠北哈拉和林途中被部
下所害，致使北元政权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随着蒙古大汗权势的衰落，位于漠北东部以
哈萨尔的封地及后裔为统治核心的科尔沁部
趁机崛起，成为蒙古地区实力最强的政治、军
事集团之一。从14世纪到15世纪初，科尔沁
便成为哈萨尔后王家族所属部落的泛称——
科尔沁部。

自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退出元大都，到达
延汗统一蒙古各部，这一百年的时间中，蒙古
高原充满了各部封建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
争。在这纷繁复杂的权力争夺过程中，哈萨
尔后王家族始终忠于“大元后裔”蒙古大汗，
其自身发展与演变也与之密切相关。这一时
期，可分以下三个阶段来概括科尔沁部的发
展演变过程。

第一阶段，从元顺帝退出大都到瓦剌部
蒙古首领也先统一蒙古（1368年—1453年）
这一时期，哈萨尔后裔代表东蒙古正统汗系
的利益，与明朝军队和西蒙古封建主势力进
行了长期的斗争。

从1379年起，北元政治中心逐渐转移至
哈萨尔后王领地呼伦贝尔一带，使该地区一
度成为蒙古王正统汗系所在地，相应地也成
为明朝与蒙古地区另一政治、军事集团瓦剌
蒙古斗争的焦点。1410年，封建主马哈木弑
杀北元大汗本雅失里，拥立其子答里巴为蒙
古大汗，并利用此次树立北元正统汗系的有
利时机，大有欲称霸蒙古之势，为阻止瓦剌封
建主控制整个蒙古，北元权臣阿鲁台与科尔
沁哈萨尔后王家族结成联盟，以“元氏子孙已
绝”为由，拥立哈萨尔八世孙阿鲁帖木尔为北
元第十一世可汗，号称“阿岱汗”。在阿岱汗
的统领下，东蒙古不仅吞并了明初设置的兀
良哈三卫，还将势力扩展到洮儿河流域。不
仅如此，而且还率领东蒙古西征瓦剌部，同其
争夺对整个蒙古地区统治权。1438年，阿岱
汗在同瓦剌蒙古脱欢太师的战争中败亡，科
尔沁部受到重创，绝大部分部众被迫加入早
期瓦剌联盟。哈萨尔后王科尔沁部的发展进
入低迷时期。

第二阶段，达延汗统一蒙古（东蒙古）前
后时期（1454年—1517年）这一时期是科尔
沁部辅佐蒙古正统汗系重振蒙古汗权的时
候，也是科尔沁部获得长足发展的时期。

1454年，瓦剌在东蒙古的统治土崩瓦
解，科尔沁部也乘机摆脱了瓦剌蒙古的控
制。之后，在蒙古各部封建主争权夺利的过
程中，科尔沁部哈萨尔后裔始终站在蒙古正
统汗系一边。哈萨尔第十一世孙孛鲁乃齐王
和孛罗特诺颜兄弟二人，为报杀害岱总汗、马
可古儿思汗、摩伦汗之仇，他们相继讨伐了郭
尔罗斯部的彻卜登、多罗土默特部的多郭朗
台吉、翁牛特部的毛里海王等，协助满都海汗
取消了太师的特权。接着，在达延汗统一蒙
古的过程中，哈萨尔后裔们又协助其征服了
强大的兀良哈部，并在平定右翼三万户叛乱

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达延汗统一蒙
古铺平了道路。也正因为科尔沁部的拥戴之
功，达延汗统一蒙古之后，没有将其纳入大汗
直接统辖的六万户范围内，而是允许其独立
自成立一个万户，在蒙古诸部中享有特殊地
位。科尔沁部在这一时期势力发展很快，其
下属分为左翼七鄂托克（部落或屯营地）和
右翼六鄂托克，分别由孛罗乃齐王和孛罗特
诺颜兄弟统辖。其领地以呼伦贝尔为中心，
不仅囊括了兴安岭以南嫩江流域，而且还统
辖鄂嫩河流域。同时，科尔沁部的人口也得
到了空前的发展，据道润梯步译校《蒙古源
流》记载，达延汗时期科尔沁部人口已达到二
十万。

第三阶段，从达延汗去世以后到明末，在
这段时期，科尔沁部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并
且分衍成众多部落。

16世纪初，随着达延汗的去世，蒙古大汗
的权威再次衰落，导致兀良哈部在漠北地区
发动叛乱。受此影响，科尔沁左右两翼鄂托
克也各自沿着不同的发展方向而形成了众多
分散的部落。孛罗特诺颜所统辖的右翼六鄂
托克人一直留牧于鄂嫩河上游一带，而其兄
孛罗乃齐王所属的左翼七鄂托克则发生了比
较显著的变化。孛罗乃齐王一系主要分化为
三支：一支由孛罗乃长子鄂尔多固海统领，
留牧于鄂嫩河下游尼布楚一带，属下分成茂
明安、新明安塔奔两部。一支以孛罗乃次子
图美尼雅哈齐之长子奎蒙克塔斯哈喇为首，
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开始，陆续
迁移到嫩江流域，这部分科尔沁人也因此被
称为“嫩科尔沁”。而留居于原地的一部
分，即阿鲁科尔沁、四子部、乌拉特部等，
统称为“阿鲁科尔沁”，意为“留在后边的
科尔沁”。嫩科尔沁进入嫩江流域后，逐渐
向南、向东扩展，先后占领了绰尔河、洮儿

河、霍林河、西拉木伦河及松花江这片广大
地区，并征服了早在金朝晚期从呼伦贝尔地
区迁至嫩江、松花江流域的蒙古豁罗剌思
部，即郭尔罗斯等部。奎蒙克塔斯哈喇诸孙
乌巴什、爱纳噶、阿敏等人分别统辖嫩江流
域的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等部。这
些部落虽然很早就存在，但他们真正被载入
史册却是在被科尔沁部哈萨尔后裔统领之
后。按照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通例，一
个氏族被他族或他部征服、吞并或融合之
后，往往自动或被迫舍弃自己原来的族名或
部名而改用征服者、吞并者或融合者的族名
或地名。因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部均
属蒙古族部，虽然保留了部落的名称，但统称
为科尔沁部，并成为科尔沁部的组成部分。

另一支则由图美尼雅哈齐次子巴衮诺颜
长子昆都伦岱青统领，部号为“阿鲁科尔沁
部”。次子诺泰将名下部属分给了自己的四
个儿子，因而被称为“四子部落”。博尔海鄂
特所属部被称之为“乌喇特部”。

西迁的科尔沁部在明朝末期基本定居于
青藏地区，形成了青海和硕特部和内蒙古阿
拉善和硕特部。

游牧于白城及周边的嫩科尔沁部在明末
清初，形成了科尔沁左翼，左、中、右三旗。科
尔沁右翼，左、中、右三旗和郭尔罗斯前、后两
旗，杜尔伯特旗、札赉特旗等共10旗，并以10
旗为基础形成了哲里木盟。早期会盟地在今
天的内蒙古科右中旗吐列毛杜镇西北3里
处，至今还保留着会盟地遗址。

今天白城市所属的通榆县一部分、洮南
市、洮北区属于清朝初期清政府所划定的科
尔沁右翼前旗，通榆县原瞻榆县部分属科尔
沁右翼中旗，镇赉县和大安市原安广县部分
属科尔沁右翼后旗，大安市和原赉北县部分
属札赉特旗。 （二十八）

明朝中期进入白城及周边地区的蒙古科尔沁部
●宋德辉

送 元 二 使 安 西
●［唐］王维

一 个 民 族 的 初 心
●何青翰

关于朋友之间的情谊之深，历来有“孟不离
焦”“焦不离孟”的说法，这是源自孟良与焦赞的
故事。孟良与焦赞虽然不是亲兄弟，但是感情比亲
兄弟还要好。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民间有一个美
丽的传说。

北宋时期，有这样一个村庄，村里有两百多户人
家，大多数姓孟，周围村子的人都把这里叫作孟良
城，因为孟良城出过一员大将叫孟良。孟良为人忠
厚、武功高强，是忠臣杨延昭身边最得力的大将之
一。孟良未投军前是个猎户，力大无比。孟良城的
东南有个小村子叫焦郢（yǐng），村里也有一个大
汉，和孟良身材、年龄都差不多，也是一个性情豪爽、
力大过人的硬汉子，此人叫焦赞，也是个猎户。

孟良与焦赞都知道对方的情况，但没有机会比
武看看谁更胜一筹。一日，焦赞在城里卖完猎物，见
天色还早，有意绕道从孟良城穿过。见有人在麦场
上打场，焦赞走过去问：“听说你们村孟良很厉害，是
真的吗？”打场人正忙，没好气地道：“是孟良城，不是
什么村，你不知孟良的神力，那你就不是本地人。”说
完有意扬鞭打了一下牛屁股道：“快走畜生，不打完
这场麦，不给你卸套。”焦赞知道他是说给自己听，便
继续说道：“歇歇吧，太阳那么毒，小心晒脱了畜牲的
皮。”打场人一听，歇住牛，恶狠狠地说：“你来找事的
吧？”焦赞迎上去伸手轻轻一推，打场人后退了十几
步，一屁股坐在地上。焦赞走到打场的石磙跟前，两
手抠住石磙的两个脐，双手一用力，嘴中喊声“起”，
便将一个四五百斤重的大石磙子抱了起来，走到柳
树下又是一声“上”，那石磙就被举起放在了柳树丫
上。打场人惊呆了，倒吸一口凉气自言自语道：“我
的老天爷，这是人还是神？”焦赞说：“是人，焦郢的焦
赞，特来会会孟良。”打场人一听，撒腿就跑，边跑边
回过头来说：“有种的别跑，我去喊孟良来。”

不一会儿，柳树下的焦赞见村里来了一群人，走在前头那位虎背熊腰，
穿一件白土布马夹，知道此人便是孟良。到了柳树下，孟良客气道：“焦大英
雄若不嫌弃，请到寒舍饮上几杯。”焦赞见他不像欺弱逞强之辈，不好意思地
笑了笑说：“孟兄客气。”又指着打场人道：“刚才和这位爷们儿斗气，失礼
了。”说完伸手要搬树丫上的石磙。孟良忙上前一步挡住焦赞说：“不劳焦英
雄，刚才定是这人得罪了英雄，这人平时就好耍贫嘴。”焦赞一见孟良那架势
是要搬那树上的石磙，心里想：也好，我正想看看你究竟力气如何呢？焦赞
退后一步让出了地方。孟良也没当回事，屏住气双手抠住石磙的双脐，石磙
从树丫上被搬了下来，石磙没沾地，孟良直接把它抱到麦场上。围观者一阵
雷鸣般的掌声。焦赞一旁看得真切，心想：这孟良力气确实在我之上。孟
良、焦赞互相抱掌施礼，互相谦让着进村饮酒去了。

《杨家将演义》中，六郎（杨延昭）命手下大将孟良去幽州望乡台将他父
亲杨继业的骸（hái）骨带回汴（biàn）京来安葬，孟良领命而去。焦赞听说
后，悄悄跟随孟良前往幽州。孟良半夜登上望乡台，果然看到装着杨老令公
尸骨的香木匣，他把木匣裹了，背起就走。这时，一个人冲出来，孟良以为是
辽军缉拿他的人，一斧劈去正中对方脑门，后来发现竟然是焦赞。孟良叹
道：“我们都是为杨元帅干事，谁知我今天一时疏忽却伤了自家兄弟！”他遇
到一个要回汴京的人，把香木匣的包裹和一些银两交给他，让他带给杨六
郎，然后回到望乡台。孟良把焦赞的尸体掩埋后，便拔剑自刎。后人根据这
个故事编了歇后语“孟良杀焦赞——自家人害自家人”，指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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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之道，道在亲民；为官之
要，要在为民；为官之责，责在利
民。”这，于古于今都是至理。

《明史》记载，明代大臣何文渊
任温州知府六载，“察民情、革奸
弊”，给当地带来了“家给人足，讼简
风淳”的和兴局面。当他调任离开
温州时，“老稚遮道挽留”，何文渊有
感于此情此景，赋诗作别：“行囊不
载温州物，惟有民情满腹中。”

一句“惟有民情满腹中”，道出
了一名地方官员亲民的心声。古往
今来，亲民始终被清官廉吏视为为
政之要。清代谢金銮在《居官致用》
中指出：“州县乃亲民之官，为之者
别无要妙，只一‘亲’字认得透、做得
透，则万事沛然，无所室碍矣。”正所
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踏踏实实在

“亲民”上用力，造福一方百姓，才能
赢得民心。

何为亲民？清代汪辉祖认为：
“亲民之吏，分当与民一体。”他在
《学治臆说》中也有一番关于基层治
理的论述：“亲民之道，全在体恤民
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民以诚，
示民以信，不觉官之可畏，而觉官之
可感，斯有官民一体之象也！”由此
观之，“亲民”不是肤浅的作秀，而是
要做到“与民一体”，将百姓所盼所
托作为头等大事，问政于民、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多思为民之措、多行
为民之举。

北宋王安石曾担任鄞县知县，
在短短 3 年任期内，满怀济民之
志，躬身践行亲民之道。据《鄞县经游记》一书记载，王安石
一上任就开始实地考察兴修水利的情况，用十余天时间在基
层走访，“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才打道回
府。走访期间，王安石为了不扰民，夜晚都宿于寺庙。实地
考察后，王安石随即上书两浙转运使，陈述水利之要，制定
治水规划，并带领民众疏浚川渠，从治水入手为鄞县人民解
除困扰多年的旱灾之苦，此后更是在任上推行了平抑物价、
创建县学等诸多利民之举。王安石亲民，鄞县人民对其亦是
念念不忘，时至今日，当地仍留有实圣庙、荆国公祠等多处
缅怀他的遗迹。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像何文渊、王安石等人，为官
一任带走的不是金银细软，惟有“满腹民情”。“政声人去后”，
他们亲民爱民为民的事迹在百姓心中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留下世人敬仰的丰碑。

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心里只惦记着一己私利，一门心思
钻研如何搞好“自我包装”，有的将基层工作当做“面子”工程
来经营，集中资源“造盆景”，只为应付上级检查；有的对待民
生工作，秉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推诿扯皮“耍滑头”；有的
在扶贫工作中“人到心不到”，搞“走读式”“挂名式”帮扶，甚至
不曾到贫困村里看过一眼、到贫困户家中走上一趟……如此
做派，何谈亲民？

“为官之道，道在亲民；为官之要，要在为民；为官之责，责
在利民。”这，于古于今都是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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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故事

圆木警枕

圆木警枕：用圆
木做枕头，睡着时容
易惊醒。形容刻苦自
勉。

出自宋代范祖禹
《司 马 温 公 布 衾 铭
记》:“以圆木为警枕，
小睡则枕转而觉，乃
起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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